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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影像像巫巫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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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我的家乡在渝东巫山县三溪乡一个偏僻的
小山村，与湖北巴东县接壤。东面一条楚阳河蜿
蜒而来，河水清澈见底，有鱼儿悠游。 西边一条
太阳河鱼贯而至，太阳出来时最先照射到它，金
光熠熠，故得太阳河之名。北面一条龙河汹涌前
来，水势陡急，一遇洪水就泛滥成灾。 三条河流
交汇后形成一个很大的水潭，深不见底，然后冲
出巍峨的大山向南流去， 在一个叫鳊鱼溪的地
方进入滚滚长江。 三溪乡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打我记事起，这里本就没有像样的街道，只
是几个乡属单位和一些居民户散乱地聚居一
起， 乡政府就建在这三条河流冲击出来的一个
坝子里，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二层楼上木制的走
廊曲径通幽。乡政府大门左边是一个大酒坊，门
口摆放着两个大酒缸， 大老远就有一股酒香飘
过来。门前散乱地住着几户居民，一家商店里卖
着糖酒鞭炮类小商品， 常常有人聚在这不大的
门店口打扑克牌。然后向东上一段斜坡，便是乡
粮站，四周高高的围墙耸立在山坡上，还是小时
候跟着父亲玩公粮去过。

粮站后面是乡小学校， 我在这里度过了几
年美好的时光，从小学校往西走是一条土路，土
路上方分布着农村信用社， 里面有一个邮政代
办点，紧挨着的是供销社，旁边是简易的一个理
发店，理发店门口支着一口大锅，上面放着刚炸
好的金黄色的麻花和油条，让人垂涎欲滴。从理
发店门口走一段下坡路，散落着几间民房，一个
榨油房常年香气四溢， 再往下行绕过一条堰沟
就到了一个面粉加工房， 再走几步又回到了乡
政府，转一圈也就只需要十来分钟。

我的老家在乡政府后面山上的一个村子
里，听老人讲，这里一处平坝的地方原来长着两
棵高大的桂花树，一到八月，香飘万里，远近闻
名，因此村子就叫桂花坪，后来在“文革”时期被
人砍掉了。

我在村小学念了两年书后， 转到乡小学校
就读三年级。 每天清晨， 我起床到后面山坡放
羊，顺带割一捆柴草，回家匆匆吃过早饭，在那
个用蓝色家机布缝制的书包里塞上一两颗烧得

半生不熟的红薯或是土豆， 便一路小跑到学校
上学。从我家到乡小学校大约有五六里地，这是
一条崎岖蜿蜒的乡间小路， 留下了我童年美好
而又苦涩的记忆。上学时是下坡路，我们象一只
只小老虎， 嗷嗷叫着一路小跑一溜烟就到了学
校。可下午放学已是两点多钟，常常饿得浑身乏
力，象霜打的茄子蔫不拉叽的。

从学校出来是一段平路， 与伙伴一路打打
闹闹， 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名叫狮子包的山脚
下，这里的山路曲曲折折，又陡又窄，象一根挂
在树枝上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绳子， 布满了大
大小小的石头，硌得脚底生疼，有次脚崴了，肿
了几天才下到地面。 越过狮子包后是一片红土
地，阡陌交通，人烟错杂，有农人涂抹的画屏，有
时实在饿了就偷偷地刨地里的红薯或是落花生
裹腹，但也没少挨骂。 走出这片田园，穿过一片
茂密的树林， 阳光在小路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图
案，似邻家小孩的信笔涂鸦，不时有雀鸟在树枝
上欢快地鸣叫着， 天冷了就捡来干树枝和松针
取暖，最让人难忘的是那烧黄豆的香味，至今萦
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出了这片唯一保存得完好的封山林， 远远
地就可以看见家里的炊烟了， 迎面是黄土筑就
的上坡路，尤其是雨天很滑，走一步要退三步，
常常摔得嘴啃泥， 有时一脚踩下去， 陷进泥土
里，用力拔出来时只剩光光的脚丫，干脆把鞋子
提在手中，手脚并用地爬到家门口时，已成了一
个浑身湿透的泥娃娃。

童年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转眼间我进入
到区重点中学上初中。 学校在我们村子后面海
拔 1000 余米的高山场镇上， 相隔三十多里路，
我寄读在学校，每逢周末回家一次。

还记得那是初一下学期开学， 我刚满十二
岁，时值正月，人们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吃
过午饭已是下午三时了， 我独自一人依依不舍
地离开父母，背着一床厚厚的棉被和 10 多斤玉
米（这是两个星期的口粮）就上路了。 那天天空
飘着雪花，路断人稀，我气喘吁吁地翻过家后面
的一座大山，浑身已大汗淋漓，双腿象灌了铅似

的。 只见远山白茫茫一片， 农家屋顶的几缕炊
烟， 晃荡了几下后， 很快便钻进灰蒙蒙的天际
了，偶而有乌鸦的“呱呱”声从天空划过，让人毛
骨悚然。

当我到达小地名叫“黄土包”的地方时，天
已黑下来了，这是一片大森林，林上以挺拔的松
柏为主，间以灌木，林中万籁俱寂，只有我踽踽
独行在雪地上的“咔嚓咔嚓”声，微弱的雪光照
着我前行的路。途中几座坟茔横在路旁，不禁感
到阴森可怖，害怕有鬼怪跳将出来。经过一座坟
墓时，我凝神敛息，目不斜视，低着头赶路，低到
雪地，低到尘埃，渴望自己土行孙一样从地底钻
过去，蓦地传来积雪压断树枝的“噼啪”响声，我
吓得汗毛倒竖，恐惧瞬间电触似地袭击全身，神
经绷得紧紧的，就象一张拉满弦的弓，稍一碰触
就会断裂；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似要蹦出来，只
想快步离开，可背上的被子和粮食似有千斤重，
压得我挪不动半步。

雪花仍在漱漱飘落，雪越积越厚，冷风灌进
我的脖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衣服象铁皮一
样裹住我瘦弱的身子，冻得浑身僵硬。当我梦游
一般踉踉跄跄地逃出这片魔鬼般的森林， 看到
前面有阑珊的灯火，一种温暖缓缓升起，我几乎
是一路狂奔到一户人家，那是我一个远房表亲，
进屋坐在他家熊熊的炉火旁， 我象走丢的孩子
见到父母一样， 所有的委屈和惊吓瞬间化作滂
沱泪水奔涌而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他家里一众客人惊愕地看着我不知所以
然， 那个亲戚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问：“啷个
回事嘛？莫哭莫哭。”我止住了哭声，仍旧不停地
抽噎着，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 吃过饭，夜已很
深了，我谢绝了他们的挽留，一步一挪地又走了
七八里蜿蜒曲折的泥泞小路， 来到学校已近熄
灯时分。

几番拼搏，初中毕业我从家里走到区场镇，
然后坐中巴车到县城参加中考。 那是我第一次
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那天阳光灿烂，天空
蓝得象宝石一样，远山如黛，峰峦起伏，犬牙交
错，路旁的小花开得热情奔放，经常喝的那眼泉

水更加清洌甘甜， 这条长长的山路也不再遥远
了，大有“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之
感。

后来，我上了万县地区的一所中专学校，第
一次看到了滔滔涌涌的长江， 踏上了西去的轮
船。 寒暑假，我从县城乘车到区场镇，再走路回
到家，没过几年，我的家乡三溪也开通了班车，
虽然颠跛，但少了跋涉之苦。毕业后我留在县城
工作了几年后，到我家的村子也通了机耕道，可
通摩托车和农用车。又过了几年，到乡上的公路
铺上水泥，后来又铺上了沥清。

前几年， 到我家桂坪村的村道也铺成了水
泥路，再回老家就畅通无阻了。 2014 年，渝宜高
速全线贯通， 从我的家乡三溪到楚阳互通上高
速，半个小时就到了县城，到湖北宜昌也只需两
个小时了。从此，我的家乡插上了高速发展的翅
膀，场镇面貌焕然一新，一条柏油铺就的街道依
偎在河边，当年的小学也推倒重建了，还建了初
级中学，原来的土墙瓦房不翼而飞了，一幢幢新
的楼房拔地而起。

2016 年 11 月 28 日， 随着隆隆的机器轰
鸣， 联接中原大地与西南地区的高速客运大动
脉———郑万高铁巫山段正式动工， 它有三个隧
道经过我的家乡三溪境内， 其中桂花坪隧道横
穿我的村庄。 站在中铁十八局二项目部承建的
巫山隧道口，与桂花坪隧道口隔河想望，一座桥
梁正在缓缓上升，一条小溪潺潺而来，又向远方
匆匆而去，只见两岸山峰巍峨耸峙，直插云霄，
山上草木葱郁， 错杂半山的红叶漫卷，“霜叶红
于二月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却也十分美丽。

而今， 高铁修到我的家乡， 不论到中原大
地，还是去首都北京，都可朝发夕至，“朝辞白帝
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将不再是梦想。

高铁修到我家乡
岳伦春

渝东大宁河双线高铁大桥和巫
山高铁站， 是郑万高铁巫山境内两
大醒目的标志性建筑。 它们的建成，
为古老而神奇的 5A 级小三峡景区，
再添新景和现代气派， 为淳朴巫山
人民的幸福生活，锦上添花。

看着巫山的今天， 看着巫山日
新月异的变化， 我不由回想起过
去———

读初中前， 我家住骡坪区田家
公社石印五队， 属现在的三溪乡石
印村。 父亲在石印村校教书，因为开
会、购置年货或别的重要事情，他一
年会去巫山县城一两次。 路线大多
是：头天下午从家里出发，走 30 多
里崎岖山路， 花几毛钱在长江边小
地名渡口的易麻子家食宿；次日晨，
乘坐从培石小镇出发，经渡口的“争
光七号”上水小客船到巫山。 也可一
分钱不花就能到县城，那就得“两头
黑”， 怎么讲呢？ 天不亮就起床、吃
饭，刚开亮勉强能看清路就出发。 一
路经过小梯子岩、 大梯子岩、 黄包
池、三会铺……直走到天黑，直走得
两腿发软，才能走到巫山县城。

我 12 岁上初中后，巫山和骡坪
虽已通公路，但公路等级差，更没硬
化。 那时，巫山县境内，大宁河和长
江上还没有一座公路桥。 车辆过河、
过江都靠轮渡。

那时车也少得可怜。 记得 1981
年初中毕业， 班主任老师带我们预
选上中专的学生到县城体检， 因为
车少，时间不等人，我们沿公路边步
行边找车。 结果走到半路搭乘了一
辆货车。

更忘不了的是， 参加工作几年
后，1989 年我和妻子从大宁河畔的
千年古镇大昌去昆明旅行结婚。 那
时没有快艇、高铁。 第一天上午从大
昌乘坐柳叶舟到县城，下午上轮船，
第三天上午才到重庆主城， 在轮船
上呆了三十八九个小时。 从菜园坝
火车站乘火车到昆明， 虽为特快列
车， 也跑了十八九个小时。 来回一
趟， 光花在路途中的时间就是七八
天。

2010 年，巫山通了高速，巫山到
重庆主城的距离， 由水路三十八九
个小时或长途卧铺客班车十二三个
小时， 一下缩短至长途客班车五六
个小时或私家车四五个小时。 2019
年，巫山机场又建成，到重庆主城时
间更是缩短到只要半个多小时，截
至到 2021 年底， 已先后开通共 10
条航线。 现如今，无论从巫山到重庆

主城，到烟台、广州、西安、海口、杭
州、武汉等地，还是要从这些地方到
巫山来， 若是选择乘坐飞机经蓝天
白云轻松穿越， 短短半小时或两三
个小时，便可满足心愿！

而今， 在大宁河小三峡龙门峡
西口上空， 郑万高铁双线大桥凌空
飞越。 它，似一道美丽的彩虹，与巫
峡口长江公路大桥和龙门峡东端上
空的龙门桥遥相呼应， 在青山绿水
和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 显得何其
诗情画意、雄伟壮丽。 飞跨两岸的桥
拱，又酷似一张巨大无比的弓，笔直
的桥面是紧绷的弦； 桥面上风驰电
掣的一列列高铁， 和巫山全县人民
以及所有经此而过的乘客， 他们追
赶太阳、追赶幸福的美好心愿，又何
尝不是一支支蓄势待发、 嗖嗖射出
的箭呢？ 双线高铁大桥的全面完工，
标志着巫山将圆“高铁梦”。

高铁， 满足了广大普通人的需
求。 虽然速度上比之飞机逊色，但比
起过去的轮船、长途汽车，甚至高速
路汽车，都是质的飞跃。

候车室内舒适的座椅、 高清的
屏幕，站房外绿茵茵的草坪、漂亮的
花坛，宽阔平整的站前广场、停车场
……位于秀美的大宁河畔巫峡镇桂
花村的郑万高铁巫山站， 为中型车
站。 整个车站，包含站房、站前广场、
绿化设施、停车场等，其大小相当于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六分之一。

在 5A 景区小三峡北岸，桂花村
好似一湾静港， 巫山站在这个美丽
的港湾里， 犹如一艘巨轮， 静静停
泊。 它每日迎来东方第一缕朝阳，送
走西方天边最后的余晖， 通宵守候
天空闪耀的星辰；它时刻待命，驶往
神圣远方。

在这艘巨轮上工作的每一个
人，都是了不起的可亲可敬的水手，
他们把这艘巨轮当做自己的家，把
来自四面八方去往天南海北的乘客
都当做自己的亲人。

铁轨， 铺设在大宁河双线大桥
上，经巫山站而过，通往全国各地的
铁轨，是一条河流，是一脉血管。 想
象着，通过这条河流，可以驶往祖国
各地、世界各地；通过这脉血管，巫
山每个人的心脏，可以和大江南北、
全国各地一起跳动。

该不是在做梦吧———高铁就要
通。 是的，这不是梦，这是事实。 不，
这是梦， 这是巫山人民一个共同的
美好的梦！

飞虹与巨轮
徐永泉

立冬后的三溪，暖阳高照。 山上的
树叶由青转紫， 正在酝酿一场冬天的
红色盛宴。 山下流淌着溪水，两岸是茂
盛的芭茅， 浅紫色的芭茅花整整齐齐
地矗立着，如同在雄浑的旋律中，千千
万万的花穗迎风招展。 忙完一天的工
作，靳丽华伫立于桥头，若有所思地望
着那些迎风而立的芭茅。 不远处，是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的郑万高铁工地。 山
的那边，是远在涿州的儿子。 对儿子的
思念如同河边的芭茅， 在身体内疯狂
往上蹿，直堵到喉咙口。

四年前， 小靳把八个月的儿子交
给父母， 随着中铁十八局来到巫山三
溪，一晃已是两年半。 离家那天，儿子
尚在熟睡。 亲亲儿子长长的睫毛，在老
公的催促下，她恋恋不舍地离开儿子，
离开家，带着对儿子的牵挂，和老公踏
上了南行的列车。

再次回家，是儿子生病住院。 或许
是母子连心， 白天上班时丽华总是心
绪不宁。 傍晚时分，接到母亲的电话，
母亲在电话里焦灼地说孩子高烧不
退。 来不及多想， 请人将自己送到宜
昌。 到宜昌已是晚上十点多，匆匆买了
一张到北京的硬座， 坐了十二个小时
的车到涿州。 下车直奔医院，带着愧疚
在医院守了孩子五天。 等孩子稍稍好

转，她又背着母亲，悄悄买了回巫山的
车票。 孩子需要她，工作更需要她，她
是高铁千千万万中轴承运转中的一
颗。 孩子可以交给外公外婆，而轴承要
运转。 在做母亲和干工作的艰难抉择
中，她毅然坚持了后者，只是把愧疚的
心留在了孩子身边。

每天和孩子视频， 隔着屏幕看孩
子拼七巧板。 儿子问妈妈喜欢哪些图
案。妈妈说我想中国地图。儿子拼了地
图说我看得见妈妈， 我可以找到妈妈
了。 儿子说的是地图上妈妈上班的地
方。 视频上那个“靳在咫尺”的妈妈只
不过是电视上的一个影像， 像孙悟空
奥特曼，他们永远走不出屏幕。 只能看
着他们，却拉不着他们的手。 一向刚强
的她瞬间泪目。 天长日久，她是不是只
是孩子心里的一个影子。 夜长难寐，她
辗转反侧。

靳丽华是铁二代。 童年的记忆中，
大年三十，本是一家团圆的日子。 爸爸
却没回家， 他是铁道兵， 转业后在工
地。 小小的丽华和哥哥树华早早等着

吃团年饭。 吃过团年饭，她就和哥哥就
急急地往街上跑。 他们要早早地占据
电话亭， 爸爸说过六点会给他们打电
话。 哥哥长得高，腿长，跑得快。

“扑通。 ”丽华被一块石头拌住，不
小心摔在地上， 这对她来说就像妈妈
亲她时一个响亮的吻。 可能太冷，她丝
毫不觉得痛。“哥哥，等等我。 ”哥哥只
顾门心思往前跑，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淹没了妹妹的呼叫。 妈妈也从后面来
了，拉起妹妹，直奔电话亭。 跑在前面
的哥哥够着脚，将磁卡插入电话机。 等
待的时间是那么漫长， 终于等到了六
点，等到了电话铃声，听到了爸爸熟悉
的声音。 妈妈拿着话筒，兄妹俩把耳朵
都凑在话筒前， 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重
要信息。 一根短短的电话线，将天南地
北的一家四口紧密团聚。

爸爸在修路， 等路修好后又赶向
下一个工地。 所以爸爸总是坐不上自
己修的路，他一直在偏远的地方。 有时
一年半载回不了家。 寒暑假时，妈妈会
背着她，拉着哥哥，去爸爸的工地。 一

路奔波， 妈妈汗湿的背就是她移动的
家。 到了山里，她喜欢扎着彩色塑料条
的帐篷，虽然冷，夜晚风吹得彩条沙沙
作响，还有风灌进来，至少这个简陋的
帐篷可以安顿，作他们临时的家。 可以
在爸爸妈妈身边， 在爸爸的故事里入
睡，她睡得踏实香甜。

童年的经历并没有阻挡住她追寻
父亲的足迹。 子承父业，大学毕业后，
她和哥哥一样，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铁
路事业。 第一次踏上内蒙，她没有看见
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丽景象， 看到的
只是满目荒凉，极目所见，看不到一个
小村庄，只有半山腰的一个小卖部。 全
站只有她一个女孩， 每天守着拌合站
单调的仪器，一守就是一年多。 幸福总
会降临那些坚持者，当然，她也收获了
幸福的爱情，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北方姑娘靳丽华有着南方的温婉
柔美，内心蕴藏着坚韧，她是刚柔相济
的完美结合。 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说
话才会云淡风清。 她只是铁路建设中
普通的一员。 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
一员，缔造了浩瀚雄伟的高铁时代。

多少人来，想看火车的风驰电掣
比不比得过时间的脚力
堪比重庆北广场的宽阔坦荡
神行太保有了足够的歇足之地

轨道上
来自重庆和郑州的火车呼啸而过
时间准确滚过熨帖的凹槽
奔跑沦陷于凸起和超一流漩涡
心无旁骛把跌宕，归还群山万壑
呼啸不会只是小说里的山庄
也不只是站台
那时代的声音优雅，请南北对开

我安静呆在广场
除开和神行太保说了一会儿话
其余，都在用蓝楹花瓣做一道
关于行程的简单算术题

站在桂花高铁桥下

火车从头顶呼啸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县城
被火车轰鸣；声音由近及远
另一种声音由远及近:

� � 中国———重庆———巫山
我拿一枝桂花香你的由南向北
或相反，深嗅是最好的慰藉

现在我只做一件最喜欢的事:
� � 把香气搬上火车，送到远方去

月宫里的吴刚因为走不了
故意弄出寂寞的声响
嫦娥飞天已久，她怀里的小兔子
没忘了嘴里衔一截桂枝香

天亮了

———天亮了
你感觉到高铁的运行就像
一个小宇宙
崭新的车厢像一首宁静的诗

有个小女孩在唱脆生生的生日歌
我们贴着车窗读江山如画
高铁又呼啸而过一座桥，一孔洞
一首诗去了远方。 一个宇宙
运行平稳，另一个宇宙很遥远
更大的黑洞在黑洞之外

而现在一目了然，所有人都确定
大地的脐带已被剪断
那高亢的啼声如同金鸡报晓
———天真的亮了

靳丽华的家
周善梅

在巫山高铁站（组诗）

李成燕

《高铁驶来》
卢先庆 / 摄


